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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说：陈荒煤电影剧本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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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煤很早便投身革命，先入左联，

再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又走上领导岗

位。荒煤于文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

若说进入电影领域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写作理论文章是革命工作需要，那么创

作小说和散文更可见其人生本色。单

从荒煤早年的散文切入，也自可见其从

“一粒被撇弃的砂子”成长为坚定革命

者之历程。

一

荒煤早期散文风格呈现出忧郁而

阴沉的气质。他的散文写作开始于20

世纪 30 年代，和小说的创作交替进

行。因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诸方面多

有可参照处，探讨荒煤早期的散文创

作，也应先了解其小说创作。从第一篇

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开始，渐成爆

发之势。其小说往往没有多少情节，仅

通过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挖掘人物的内

心世界，揭示社会现实与人物命运的联

系。小说人物虽系虚构，其中的苦难情

形却属真实。事件场景逼真，心路历程

细腻。荒煤小说创作如此，散文写作主

要内容和特点也几近于此。他的小说

除了虚构，和他的散文是很像的。

他早期的散文，亦如小说般耐读。

受益于时代风气也得益于小说创作，他

的散文擅长写人物，有速写的笔法和诗

样的语言。散文《一颗被人撇弃的砂

子》，内容是作者童年在上海的人生经

历，充满了无奈：“我记得：我是在喧嚣

的都市中，在都市的一个偏僻的角落

里，在一条污浊的弄堂里生长的孩

子。……我也在垃圾堆旁边捉绿头苍

蝇，但我不像我弟弟那样没有点顾虑地

让我高个儿的父亲瞅见那双黑的手。

我伸出手去，是白白的，但我很快地就

缩了回来。我望见我弟弟翻着白眼露

出那么惊讶的神气，我不禁感到一丝儿

愧疚。”由于身体瘦弱，父亲只让他读

书，和弟弟以及黑手孩子们相比，他感

觉自己成了一个被囚在笼子里的弱者，

“仿佛觉得我自己变成了那一种从泥堆

里捡了出来被抛弃的砂子。”这正是他

人生现实的写照，自卑自责，看不到未

来的方向，却又时刻渴望寻求“和劳动

人民接近的途径”（《陈荒煤文集》第2

卷，第124页）。

另一篇散文《饿》亦为荒煤童年的

痛苦经历，不过视角已由自身拓展至周

围同样不幸的人们。荒煤家房间下的

照壁间是一个铁匠炉：在楼下灶壁间

里，有一个“翻砂场”，“它小得可怜。整

天，抽风箱嚓啦嚓啦地响，呼呼地吐着

一口口沉重的喘息。一股令人窒息的

煤气强烈地飘荡了上来，像团烟雾在我

矮黑的房里充溢着；我难耐地呼吸着，

使得头都晕眩了。”《一颗被人撇弃的砂

子》里面的这段场景，正是那个不愿意

理他的童工身处的环境。在烟雾中，童

工从黎明工作到夜晚，污黑的胸脯随着

风箱起伏，“张大的一个鲢鱼嘴，像是贪

婪的呼吸那一团浓雾般弥散在满屋里

的煤烟”。需要这样劳动三年，他才能

拿到工钱，接济家里的弟弟和母亲。文

中另一个6岁的男孩，为了讨口吃食，跟

随一个30多岁的汉子干着玩命的卖艺

营生，被当做耍把戏的工具：“把身子蜷

缩作一团，用手从脖颈后搬的双脚，像

一个球似的在那霉湿的土地上滚来滚

去；又站在一条三只脚的长凳上，倒弯

过身子去，把头低到裤裆下，去衔那搁

在长凳上的小碗，露出那黄色的突出的

肚子，要绷断了似的……”笔触细腻，情

感沉痛。文末表达所感：“我看见无数

的嘴张的向我叫，他们在叫——又像是

我也在叫——我饿了！”苦难而黑暗的

时代，贫困不堪的早年境遇，同情又无

奈的现实处境，难免会催生出“一颗被

人撇弃的砂子”般的感觉。正如林非在

《现代六十散文家札记·荒煤》一文中所

言，这一时期荒煤唱出的是“忧郁而阴

沉的歌”。《荒煤散文选》自序也说：“由

于心情郁闷，有感而发，总觉得要抒发

自己心胸的不平，揭露在生活中所看到

的人民的苦难和不幸。”

二

荒煤的散文并不一味忧郁而阴沉，

更有突破记录苦难、表达愤怒与力量的

篇章。如《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

《十二月二十四日续》，以及《我们失去

了什么》等描写群众游行示威，救亡宣

传活动的纪实文章。《记十二月二十四

日南京路》被他自己划定为报告文学，

其实在情感上更像是散文。文章写的

是1935年一群年轻的工人和学生游行

示威的场面。在集会前，“……人是年

轻的多，你用眼去望，可以望见那些眼

睛里都有一样恍惚透明的东西——那

是兴奋的热情，并且它显得异常倔强

和沉静……”到了预定的时间，信炮响

过之后，“人群涌成了一堆……如同疯

狂的涌出了大陆商场，涌到南京路上

去……”白色传单如雪片似的在空中

飘荡，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动

地。“这声浪飘荡得很远，街道都像是

震动了，电车和汽车都发出了惊慌失

措的喊声来，混乱并且叫嚣。”但弹压

很快就来，白人巡捕们用木棍敲击游

行者，用皮靴蹂破传单，然而激起了更

强烈的反抗：“——不要后退呀！不要

后退呀！这呼声在每一个角落里凄惨

但是愤然地扬了起来……像铺着一块

坚固的岩石的海浪一样，粉碎的浪花

旋即又聚集起来，又形成一个大的浪

头扑了回去……人群狂乱的叫喊着又

向南京路上涌。”然而手无寸铁的抗

争，却必将付出惨烈的代价。“当他们

又给雨点般扑下来的木棒击退的时

候，女的，孩子和弱一点的倒了下去，

人在人身上一排排堆积起来了。但木

棒还是落在躺下的人底背上、头上，在

下面，还有那笨重的皮鞋踢着。血！

鲜红的血！鲜红的血在一些苍白的，

但有一双胀红的眼睛的脸上迸流了！”

这样力量悬殊的抗争，失败几乎是必

然的，但是鲜血不会白流，愤怒的火种

会保存。“我不能说出我底愤怒和哀

痛。我望着那很粗的木棒，在一些十

多岁的小学生头上落下去，大的手掌

撕扯着女子底头发，终于还看见了那

迸流的鲜红的血……有人走么？我相

信没有，我只望见头部流着血的被逮

捕走了。”这篇写得紧张激烈、饱含了

作者炽热感情的篇章，展现了1935年

危急的形势，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处于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救亡压倒一切，

忧郁和阴沉的调子，自然要让位于愤怒

和抗争，哪怕是不免会失败的抗争。

1936 年发表的《我们失去了什

么》，写的是文艺界一次抗争。1936年

6月，上海业余剧人实验剧社上演夏衍

的独幕话剧《都会的一角》，剧本结尾

处有舞女之弟、11岁的小学生读教科

书：“东北以东三省接俄国东海滨省，

及日领朝鲜……”因为这样的台词，竟

被租界工部局下令禁演。东北沦陷

后，中国人便不能说那里是中国领土，

即使读教科书，也不可以读这段话，这

便是1936年中国社会惨痛的现实。荒

煤以当事人的身份，记下了这样的一

幕。那是一个雨天，作者去看戏，而坐

到剧院角落时，“幽暗的灯光觉到有些

儿悒郁”。他的笔下也有略欢快的时

候，不过那只是桥段：“幕不多时开了，

第一个戏是《都会的一角》。可是，不

过是开演了一刻钟的光景，幕忽然落

下来了。一个演员坐在那里，半边身

子还在幕外边，他缩了进去，惹得观众

莫名其妙地笑了，谁都猜到剧是没完

的。”喜剧的笔法呈现一抹短暂的亮

色，和后文形成对比，构成文本的张

力。接着“没有人出来说明这是怎么

回事，过了一会儿，观众的议论声在每

一个角落里飘扬起来”。然后有人宣

布“现在有特殊的原因，暂时停一停”，

却“越发叫观众不安了，议论的声音一

阵阵发酵地使剧院里弥漫着疑惑和惊

异了”。最后等来的却是剧团全体人

员一同沉静地站在了台上宣布谢幕。

原因就因为里面那句“东北是我们的”

台词。大家先是愤慨，继而唏嘘，深味

了亡国的屈辱。作者笔下是这样写

的：“然而我记得，我没有一颗泪珠!只

是燃烧，只是愤怒的燃烧，燃烧完了我

眼内底泪滴了。”无泪胜有泪，怒火在

燃烧。走出剧场，荒煤抓着两位失去

故乡、流浪到上海的东北作家舒群、罗

烽，战栗苦笑着说出沉重的那一句：

“东北不是我们的！”热泪随之涌出。

这句心口不一的话，其中满含悲愤屈

辱，含义却更加深刻：敌人竟不允许我

们说东北是自己的领土，我们却怎能

忘记！和《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

相比，此文喊出坚决抗敌的心声。在

抗争中，一个革命青年负重成长，并在

不断的洗礼中日益成熟与坚定。

三

延安时期，荒煤作品歌颂战斗生

活，展现英雄风貌，谱写了一曲曲时代

的强音，其散文写作领域拓宽，创作与

现实结合得更加紧密。荒煤于1938年

奔赴延安，而后又身着戎装走上前线、

深入敌后，亲历了那场关系着中华民

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正如冒昕、庄

汉新《荒野燃煤石，真情撼天地——荒

煤散文论》一文所概括的那样：在内容

上，由过去“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反映

旧社会人民的不幸与苦难”，转到了

“反映太行山解放区新的世界、新的生

活、新的人物”；在主题上，由过去“对

国统区黑暗社会的批判”，转到“对解

放区光明社会及新一代人的歌颂”；在

样式上，由之前的“记事言情散文”转

向了“带有相当多散文因素的报告文

学”。这三方面的巨大转变，使荒煤散

文面貌一新。

以《塔》为例，文章歌颂了一位普

通的八路军侦察员。在一次侦察途

中，这位侦察兵孤身与敌人的先头部

队遭遇。他急中生智，迅速闪进一座

古塔与敌人巧妙周旋，殊死搏斗。当

登上古塔的最高层，面对着蜂拥而上

的敌人，“我们年轻的侦察员忽然好像

诡秘地微笑了一下”，“敌人先伸出枪

来对准他，然后现出弯腰的身子来，但

不等他伸直腰，侦察员突然勇猛地抱

住了敌人，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抱着敌

人从那几十尺高的塔口滚下去”。敌

我力量悬殊，牺牲在所难免。然荒煤

却在质朴无华的写实之后，运用了抒

情的笔触:“太阳还是这般的红亮。照

着巍峨的绵亘的太行山，照着塔，照着

年轻侦察员的闪光的眼睛……天上的

云霞，也像在那里开着一大堆灿烂的

桃花，多美丽啊!”文章结尾又将战士献

身的精神和高塔附着在一起，以高大

的古塔象征着战士的献身精神。“那个

青年侦察员的牺牲，使这塔成为镇上

光荣的标志”。为了革命事业，侦察员

献出了生命，荒煤为他谱写了一曲革命

英雄主义的壮歌。除了记录普通人的

风采，荒煤以战地记者身份采写的《刘

伯承将军会见记》《陈赓将军印象记》等

报告文学，更是成功地再现了一批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为后人留下了这一

时期真实的历史片段。因为新闻类文

体的要求，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从外貌特

征入笔，先求轮廓分明，达到形似，然后

画龙点睛，以神贯注，力求形神兼备，又

抓住具体的生活细节，记叙有关无产阶

级革命家思想、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物形象血肉丰满。荒煤这一时期的

创作，擅于调动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段，

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去揭示人物的祟

高精神，去升华崇高的精神境界。荒煤

散文创作的开疆拓土的历程，也是一位

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成长历程。

四

荒煤散文创作的成就，与其思想性

格、个人才华及人生经历有关，也和他

对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荒煤认为文

学来源于生活，其作品皆取材于自己亲

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文学

的观念决定着作品的风貌。荒煤的创

作，因为综合、取舍或选择的不同，方区

分出小说、散文或报告文学的。对小说

的认识：“从生活中观察、感受到的东西

较深，对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人物的命

运和遭遇比较理解，就容易结构为小

说，于是稍加虚构，写成了小说。”（《荒

煤散文选》自序，下同）关于散文创作，

他说：“接触到一些人物和现象，理解还

不深，有些片段却印象较深，感到还不

能结构为小说，着重于塑造人物的形

象，于是就把一些印象较深的东西记录

下来，先发表，就这样，也就在小说之

外，写下了一些散文一类的东西。”小说

要“稍加虚构”，而“散文一类的东西”则

是排除虚构外自由度更大的写作。落

实到具体作品，却要“随着编辑的各自

鉴别的标准，被命名为散文、报告、速

写”。荒煤把纪实的东西称为报告文

学，上文所引的《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

京路》便是如此，另一篇《我们失去了什

么》，因为“完全是借一时的感触抒发自

己情感的东西”，被他划作散文。这种

看似混乱的情形，正好证明了荒煤散文

的特点：除了抒发真情实感外，既有浓

厚的纪实色彩，也有勾画人物的小说手

法。对荒煤散文的界定如取广义的概

念则更合适。

荒煤散文的成就不只决定于技巧

而更源于真诚。荒煤的散文创作虽得

益于其小说创作，却没有过多讲求艺术

技巧。真情实感被过分强调固然有理

论形态的不足，然荒煤创作中真情充溢

的状态使其散文成就斐然，却也是不争

的事实。论及自己的散文写作，晚年的

荒煤总结道：“倘若说我这些散文有些

激动人心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讲，不

是技巧问题，不是我善于捕捉人物刹那

间的情感，而是这些人物灵魂的闪光照

亮了我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们的途径。”

（《荒煤选集》第143页）因了这样的文

学观念和创作实践，探寻荒煤早期的

散文变化轨迹，自然可见其彼时之思

想轨迹。

（作者单位：辽东学院附属中专）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主管领导，陈荒煤为新中

国电影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贡献了大半生的精力，

也为新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与实践

经验。其中，“基础说”影响最大。“基础说”即电

影剧本是影片的基础，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意义。

一

陈荒煤借鉴发展了“基础说”，丰富和发展了

电影基础的观念。在我国，洪深于1920年代就

已主张并写作了电影剧本，30年代左翼电影运

动从剧本抓起，而改变了当时的中国电影面貌。

在外国，西方多数国家的电影理论家的论著，如

美国霍德华劳逊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英

国欧纳斯特·林格伦的《论电影艺术》，法国雷纳

克莱尔的《电影随想录》等，虽已提及电影剧本的

作用，但都是三言两语，点到为止。匈牙利电影

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电影美学》对此问题作了

进一步论述，但与陈荒煤的“基础”论相比，仍显

得粗略。陈荒煤的“基础”说不但命题较早，而且

史论结合、论据充分，分析透彻，又加持论不舍，

贯通始末，从而形成关于“电影基础”理论的论述

系列。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树，向电影文学剧本

作为影片基础的原则注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使

它获得旺盛活力和勃勃生机。

陈荒煤“基础”说具有鲜明的理论个性。它

除了带有世界电影剧本创作理论认识的一般意

义外，又有指导中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理论

建设和实践活动。把电影文学剧本视为电影艺

术之基础，把提高电影文学剧本的质量视为提

高影片质量的关键，这是陈荒煤一贯的主张和

基本的观点。1953年他在《作家要努力创作电

影剧本》一文中就曾明确提出：“电影剧本是影

片的基础。没有好的电影剧本，就会造成电影

艺术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严重失败；凡是根据生

活基础薄弱和思想性较差的电影剧本而摄制的

影片，无论多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也无法弥补

其先天的缺陷。”在陈荒煤涉足电影之前，由于

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

致使电影艺术家和电影文学家产生了创作危险

的思想情绪，再加上电影创作队伍在艺术上还

不够成熟，这就延缓了电影的前进步伐，出现了

电影剧本奇缺的现象。当时由于缺乏可用的剧

本，使得无数摄制人员常常处于“停工待料”的境

地，导致1951年只生产了1部故事片，1952年也

只生产了3部故事片。

为了扭转电影剧本创作这等落后局面，陈

荒煤决定要建设一支电影编剧队伍。1953年

初，他主持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与

蔡楚生、袁文殊等同志一起抓电影剧本创作工

作。一方面他不辞辛苦地参与创作，同创作人员

一起讨论、修改剧本，同时又潜心于电影文学论

文的撰写，指导电影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他积极

调动文学界的力量，组织和扩大创作队伍，举办

青年编剧讲习会，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创作人员

素质。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和政务院《关于加强

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的精神指导和鼓舞下，陈

荒煤和广大电影文学工作者经过艰苦奋斗，明显

扭转了电影剧本工作落后的局面，可供拍摄的剧

本逐年增加，1953年完成了11部故事片文学剧

本的任务，1954年生产了15部故事片，1955年

生产了23部，1956年完成42部影片。

1956年，在“双百”方针指引下，陈荒煤在一

些重要会议上先后作了题为《青年作家要踊跃地

参加电影剧本创作》《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

斗》和《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特征》的报告，同

时他又主持电影剧本讲习班工作，并向学员作

了一系列的辅导讲话。这些报告和讲话，对加

强电影剧本创作队伍，繁荣电影文学和电影事

业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7年、1958年这两年

电影事业受挫于“左”的思潮，1959年仍取得较

为丰硕的成果，生产了近60部故事片，献给国庆

10周年。

在1959、1960这两年里，他除发表少量宏

观性文章，如《电影文学的迅速发展》《如何提高

当前剧作》等，多数论文描向了电影文学创作中

一些急待回答的具体问题，或论述电影文学的表

现方法，或阐述写人的重要性，或探究刻画人物

性格和表现矛盾冲突的课题等。这些内容反映

在他的《论正面人物形象的创造》(1955)、《关于

电影文学剧本创作的特征》(1956)、《漫谈人物关

系的描写》(1959)、《说“戏”》(1959)、《性格和冲

突》(1959)、《电影剧作的情况和问题》(1959)等文

章中。

1961年和1962年，陈荒煤针对创作实践和

理论主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先后发表了《创作

无愧于时代的英雄人物》《从电影的“基础”谈起》

和《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强调指出

电影剧本是影片的基础，创造人物是电影文学必

须很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不仅影片数量

稳步增长，题材样式也增加了，质量有显著提

高。《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董存

瑞》《平原游击队》《李时珍》《铁道游击队》《祝福》

等，这些影片不但在当时受到好评，而且有持久

的生命力。随着创作思想的活跃，题材样式的多

样化，知识分子（《情长谊深》《上海姑娘》等）、民

族工商业者 (《不夜城》)走上银幕。触及时弊的

《洞箫横吹》和讽刺官僚主义的喜剧《新局长到

来之前》也涌现出来。这确有一些“百花齐放”

的趋势。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之路尽管曲折、坎

坷，但陈荒煤总是执著地对创作中的间题进行

不懈的探索，他对新中国电影剧本的开拓，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新中国电影理论的主要奠

基者之一。

二

1978年9月，重返文艺领导工作岗位后，陈

荒煤发表了《电影要上去，基础要打好》一文，深

刻地论述了电影文学剧本对电影艺术创作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电影要上去，基础要打好，更上

一层楼，基础要深厚，这是陈荒煤一以贯之的观

念。电影剧本是影片的基础，没有好的剧本，摄

制的影片在思想艺术上势必天生缺陷，即使再优

秀的导演、演员也无法弥补。有关“电影剧本是

基础”的字样在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电影生产

的基础是文学剧本，没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

文学剧本，空喊提高影片质量是不行的”。“电影

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

影是上不去的。”“电影剧本是电影故事片的基

础，或者说，电影的基础是文学。”“否认电影文学

的基础，甚至扬言电影文学将被消灭，电影只是

导演的艺术，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种自杀政

策。”1979年他在北影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又进

一步论述了剧本创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任

全国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顾问，该

书专设“电影文学”一章，这在全国所有同类教材

中，显示出绝对的优势。1981年他任文化部副

部长分管电影工作，发表多篇关于电影文学和电

影的论文。《关于电影的题材问题》（1979）、《不

要忘了文学》（1981）、《电影与电影文学》

（1983）、《电影文学要有一个新的起飞》（1985）、

《新时期的电影文学》（1986）等，较集中地体现

了他的电影剧本观，并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电影

剧本的美学特征，阐述了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技

巧，其主要观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认为“电影剧本的创作就是电影文学。这些电影

剧本不是指那种只供摄制人员使用的导演台本

或电影分镜头剧本；而是指那种提供了影片创作

的思想和艺术基础，无论在形式、风格、结构、语

言、技巧等等方面是符合电影特性、合乎电影摄

制要求的，同时，也可以给一般群众阅读和欣赏

的电影文学剧本。”它既是“电影艺术这个综合艺

术的一个基础，一部未来的电影蓝图”，又是“一

种客观存在的新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兼具电

影性和文学性，是两者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

剧本创作既要尊重电影艺术的特性，又要遵循文

学创作的普遍法则。

长期以来，电影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电影文学剧本应该偏重于电影，它主要

是为了拍摄影片而创作的，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文

学作品，而只是未来影片的详细提纲；另有人认

为电影文学剧本应该偏重于文学，只有加强文学

性，才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和基本的文学形式。显

然，这两种意见都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

个方面，对电影文学剧本的美学特征缺乏完整的

认识。尽管陈荒煤对于电影文学概念的界定尚

有可商榷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他的上述观点

还是较全面、完整的。这些文章站在历史的和理

论的高度深刻地论证了电影剧本及其创作的重

要意义，全面地总结了电影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发表了带有规律性的理论主张。在《新

时期的电影文学》一文中他坚持认为：“无论近年

来对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的观念有多少探讨和

议论，但有一个事实不能改变，也改变不了：电影

文学剧本终究是电影艺术的基础。”并指出：“电

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是一个关系到电影艺术创作

的繁荣和发展最重要的关键，也是决定电影故事

片生产成败和盛衰的关键，更是提高影片质量，

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符合时代的要

求，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需要的关键。”还总结出了“电影要上去，基础

要打好”，“更上一层楼，基础要深厚”的口号，简

明扼要地表明了他的主张和观点。进入90年

代，陈荒煤对我国电影文学事业依然倾注着极大

的热情。为提高和繁荣电影文学创作，《九十年

代中国电影的新境界》《但愿这个小小的期望不

是梦》等文章，对拓宽电影文学创作题材，加强电

影文学创作，开拓中国电影文学的新境界，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迫切期望改变电影评论工作与理论研

究工作对电影剧本创作重视不够的状况”，陈荒

煤关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实践，并充分运用电

影批评之武器，在这一领域里进行拓展。可以

说，及时评价或推荐一些好的剧本，帮助剧作家

总结创作经验，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乃是荒煤所

做的一项主要工作。仅新时期以来，他公开撰

文评介或推荐的剧本就有《巴山夜雨》《月到中

秋》《寒夜》《妻儿老小》《边城》《省委书记》《赤壁

大战》《清水湾、淡水湾》《芙蓉镇》等。其中既有

创作剧本，也有改编剧本；既有著名剧作家的新

作也有青年作者的试作。在从事这项工作时，

陈荒煤善于以批评家敏锐的眼光发现作品的主

要特色，并以精到周详的思想艺术分析，实事

求是地扬其所长、指其所短，以平等的态度与

作者切磋商榷。同时，坚持原则、坚持自己的

批评个性，也是其批评实践的显著特点。如巴

金的《寒夜》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后，他并不因为

剧本已由厂方通过，巴老也表示满意而放弃

自己对剧本的某些意见，坚持认为:“关于时代

的悲剧，剧本表现得不够。这个剧本的时代

背景应该加强。”指出剧本改编“既要忠实于原

著的精神，又要补充原著中一些由于各种历史

条件的限制而显得不足的地方。并提出了一

些建设性的意见。正如陈荒煤所指出的“每年

故事片也还生产了不少平庸、艺术上粗糙、质

量很低的影片，关键还是由于在思想上不重视

电影剧本的创作，没有真正把好电影剧本

关”。有些电影导演也轻视电影剧本，甚至有

的公然宣称用连环草图来取代电影剧本。在

创作队伍上，也如陈荒煤所说，“还缺乏一支完

全适应电影艺术生产需要的专业编剧队伍”。

据统计，“日本，人口一亿，年产故事片300部，

有专业电影剧作家200余人”，“我国，人口11

亿，年产故事片120部，专业电影剧作家仅40

余人，而且其中多半是小说作家兼电影剧作

家，或诗人兼电影剧作家”。正因为陈荒煤非

常重视电影文学剧本的基础作用，所以他的许

多评论文章就十分注重探讨电影剧本的美学特

征和写作技巧，并要求剧作家能把握特殊规律

进行创作，以提高电影剧本的质量，使影片的摄

制能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正是在“基础说”的地基上，陈荒煤在电影理

论方面又构建了“文学”说、“人学”说、“历史”说、

“特征”说等系统的观点。陈荒煤的“基础”说，对

我国电影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

作用，对繁荣今天的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仍具

有启迪作用和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副教授）


